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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
提炼、阐释与转化*

张冬宁

摘 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价值可划分为核心遗产价值与衍生遗产价值，其中核心部分由年代、历

史、科技、艺术等要素组成，对衍生部分起决定性作用，它产生于遗址本身，历经岁月打磨而成，其存在的前提是

人对遗址的主观认知；衍生遗产价值则包含纪念、经济、教育和游憩等要素，是遗址与公园共同作用于人的物质

与精神生活的客观影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核心遗产价值从遗址到公众的传递，其

传递流程由提炼、阐释与转化三部分构成：首先，通过建立科学的标准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提炼，寻找到这些关

键要素的内在联系并进行整合，进而锁定其本源意象，为后续阐释奠定基础；之后，按照尊重与平衡的原则对提

炼结果进行解构，从“时-空-人”三个维度进行通俗的解释和适当的发挥，将专业的研究内容转译为共享的文化

知识；最终，在充分考虑政府、居民、游客不同诉求的前提下，通过原生与次生路径将阐释成果重塑为具有文明

重现性的空间表达和具有人址链接性的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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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作为规模宏大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类

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古代先民不断劳动创造

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信息，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

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而伴

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遗址保护与城乡

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难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部分地方政府就参照圆明

园遗址公园陆续建成了一批简单的“遗址+公

园”。随着 2005 年《“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

体规划》的颁布实施，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逐

渐拉开帷幕，在总体目标中正式提出要探索大

遗址保护展示的科学路径，建设大遗址保护展

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2009
年，《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的公

布，标志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主体的正式确

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

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

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

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

极具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模式。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走过 10 多年的发

展历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先后评定五批 65
座遗址公园，分布在 21 个省（区、市）。但与此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如项目巨大投入

与客流冷热不均的落差，遗址多样性与千园一

面的冲突，遗产的真实完整性与园区的教育娱

乐性之间的矛盾，考古研究的学术严谨性与公

众预期的趣味故事性之间的错位，等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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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需要回归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初

心——既是为了保护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更是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文化生活

的期盼与向往。唯有如此，才能认清解决当前

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沉睡于厚土之下的

大遗址“活”起来，用何种方式呈现在公众面

前。通俗地讲，就是我们究竟要在遗址公园内

向公众展示什么以及如何展示。这就涉及一个

关键问题，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

的提炼、阐释与转化。

当前关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虽取得

了许多进展①，但仍存在一些可供深入研究的方

面。尤其是关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价值的研

究，多停留在宏观描述和定性分析层面，对遗址

公园的价值（尤其是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缺乏

全面分析，缺少对其传递过程（如提炼、阐释与

转化）的整体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厘清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构成与内在

逻辑，建立清晰的提炼标准，划定合理的阐释原

则，提供科学的转化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

裨益。

一、核心遗产价值的生成

与传递逻辑

在展开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核

心遗产价值的概念及其蕴含的内在逻辑。

（一）核心遗产价值的生成

从字面来看，“核心遗产价值”是“遗产价

值”中最重要和关键的部分，而“遗产价值”又可

拆分为“遗产”和“价值”。

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遗产是地球自然演

进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留传下来的、被人类这个

主体认为有价值保存的客观存在”②。它是一

种物质或非物质的遗存，后人可以根据主流的

价值观有目的、有选择地予以继承或传承③。

作为一种人为创制的事物或改造自然的见证，

“遗产”既包括物质实体，也涵盖非物质形态，往

往聚焦于事物的“被选择性”“珍稀性”和“代

际性”。

在汉语语境下，“价值”一词源于经济领域的

等价交换概念，《说文解字》云：“价，物直也。”④

直即值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值，持

也。……引伸为当也。凡彼此相遇、相当曰

值。亦持之意也。史、汉多用直为之。姚察云：

‘古字例以直为值。’是也。价值亦是相当意。”⑤

随着近代西方“value（价值）”概念的传入，其“珍

贵”和“值得重视且加以保护”的意思逐渐融入

汉语“价值”的文义当中。“价值”一词遂转向抽

象意义的建构，包含超越物质的精神认同与集

体记忆的载体功能。在文化遗产学中，“价值”

指代客体对象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与效用，其内

涵由多维认知框架交织而成。

无论是“遗产”还是“价值”，都与“人”息息

相关。事物在被创制的一瞬间就具有了天然的

物质或精神属性，但能被冠以“遗产”之名的事

物区别于一般事物的关键，在于其拥有一种被

“人”所选择、判定与传承的“遗产价值”。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阿洛伊斯·李格尔就认识到了这

一点。他围绕文物的价值与意义构建起一套复

杂的价值认知体系，其中最关键的两大要素，可

归纳为“新物价值”与“年代价值”⑥，前者指代人

们创造事物时所赋予的价值；后者则代表了文

物所经历的漫长岁月，蕴含了“古老”这一被世

人普遍认可的时间价值。这种以“新物”与“年

代”区分“遗产价值”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影响，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文化遗产的一些

重要特征，例如“历史代表性”“科技发展性”“艺

术表达性”“情感纪念性”等，都源于前人劳动创

造的定格瞬间与后人普遍赞同的价值认知。

对于遗产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源于自身古

老的年代属性。这种饱经时光洗礼且无法伪造

的价值造就了遗产，同时也是历史、科技、艺术

等价值要素得以成立的基础。此外，年代属性

还反映在遗产经历了漫长岁月后所独有的年代

侵蚀感，这会使其具有不同于新物的特殊风

貌。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怀旧情感，这种显示

过去时光特征的往昔之物，足以勾起人们对历

史的追忆和怀念，使得遗产孕育出所谓的“纪念

意义”。由于这种强烈的情感链接，人们才会对

遗址产生主动的探索意向，从而产生接触、研

究、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动机。

结合以上理论研究与既有成果⑦，笔者认为

“遗产价值”可大致划分为“核心遗产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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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遗产价值”，其中核心遗产价值是整个遗

产价值体系的基础，具体由年代、历史、科技、艺

术等要素组成，是一种源于遗产本身且由岁月

打磨而形成的价值，其成立的前提来自人对遗

产的认可与判断；衍生遗产价值则包含纪念、经

济、教育和游憩等要素，是一种建立在遗产之上

与外部环境协同演化而成的价值，最终作用于

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多个维度。核心价值源

于遗产自身，是人对遗产的主观认知；衍生价值

则脱胎于遗产及其周边环境，代表了遗产对人

的客观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核心层面的

年代价值要素和衍生层面的纪念价值要素最为

关键，前者是历史、科技、艺术等确立的基础，决

定了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后者则是维系经

济、教育、游憩等成立的纽带，引发人与遗址的

情感共鸣。鉴于年代是一切价值要素得以建立

的基石，故核心遗产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

着衍生遗产价值的生成轨迹。

从本质上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依托大

遗址形成的一种保护与利用模式，所有价值均

依附于遗址本身而存在。故其核心遗产价值可

归纳为从遗址本体延伸出来并得到社会广泛认

同的年代归属、历史见证、艺术典范与科技成

就。现有实践表明，遗址公园基于以上价值对

外部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集中体现为

增强公众家国认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坚定文

化自信以及营造公共休闲空间等方面。鉴于

此，可将衍生遗产价值界定为遗址本体与园区

共生互动下所形成的情感链接、经济效益、教育

功能与游憩体验。上述八大价值要素共同构成

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价值体系。

（二）核心遗产价值的传递逻辑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初心是为了搭建

起一座连接古代遗址与公众的桥梁，让遗址的

关键特征被公众感知、理解与认同。遗址公园

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旅游开发，纪念、经济、

教育、游憩等功能的实现都是建立于核心遗产

价值的成功传递之上。

从公共考古学的视角来看，文化遗产价值

传播的关键在于重构、阐释和展示⑧，而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初衷亦是让考古研究走出

封闭的“象牙塔”，让遗址在与公众的互动中完

成由考古成果向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⑨。故而

核心遗产价值的传递也是一个从历史中“认

知”，通过当代话语的“表达”，最终在社会生活

中实现“活化”的动态过程，因此其传递过程可

划分为提炼、阐释与转化三个阶段：第一步是

对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即通过梳理遗址公园

的多重核心价值要素，按照科学的评定标准，

寻找其内在联系并进行整合，进而锁定自身的

本源意象，为之后的阐释指明方向；第二步是

提炼结果的阐释，即对提炼得出的本源意象从

“时-空-人”三个维度进行通俗的解释和适当

的发挥，讲清楚其前因后果，将专业的研究成

果转译为共享的文化知识；第三步是阐释内容

的转化，利用多重路径将阐释成果重塑为具有

文明重现性的空间表达和具有人址链接性的

文化体验。

可以说，提炼是对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阐

释是价值传递的关键步骤，转化是价值表达的

最终形态。三者层层递进，关联紧密，形成动态

反馈的有机整体：遗址贡献了真实的核心遗产

价值，提炼对价值要素信息进行了概括凝练，阐

释则赋予了转化的具体内容，这种转化从物理

与精神双重层面为公众提供深度体验，以上共

同构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层层传

递的内在逻辑。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

价值的提炼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传递的第

一步，就是要对遗址的多重核心价值要素进行

提炼，进而锁定自身的本源意象。该意象根植

于遗址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艺术成就与科技

水平等重要信息，是高度凝练的、能够集中体现

遗址之于中华文明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其

直接影响着人们在接触遗址后，在脑海中形成

的关键记忆与第一印象。值得注意的是，人们

对于本源意象的接受本来就易受个体差异的影

响，如果缺乏科学权威的界定，更容易出现千人

千面的感知偏差。因此，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多

学科的交叉视野，更需要建立起合理的评定标

准，判定哪些核心遗产价值可归为遗址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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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从而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整合，凝练出最

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本源意象。

如上所述，早在设计之初，遗址公园的一大

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大遗址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

展、传承融合的文明脉络，故其本源意象在彰

显遗址对于中华文明的突出贡献的同时，也要

围绕展示中华文明根脉延伸展开。同时，大遗

址和遗址公园本身还具有以下可供参照的突出

特征：第一，遗址公园所依托的大遗址往往以

长时段的延续而闻名，这种延续性不仅展现了

遗址自身的悠久历史，更凸显了中华文明发展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无论是史前时期见

证不同区域文化碰撞交流的古代聚落，还是不

同历史时期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的大型都

城，这些大遗址都反映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

包容特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

重要意义。第三，遗址出土的大量实物遗存见

证了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中所取得的一系列伟

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的

价值观念、审美传统与科学理念，更为世界提

供了宝贵的东方典范。第四，遗址公园作为当

地居民与外地游客感知历史、亲近自然的游憩

场所，承载着深厚的纪念意义，能充分满足公

众对于归属感的认同需求，帮助大家找到“我

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灵魂三

问的答案，增强对文化遗产地的理解、尊重和

认可，在内心自发生成对遗址保护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

据此，笔者认为在提炼过程中，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的核心遗产价值应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

标准才能被视为其本源意象。具体说来，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本源意象的评定应遵循以下五个

标准：第一，能够彰显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昭

示自身在中华文明赓续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第

二，能够凸显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特征，呈现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第三，能够代表

古代中国在思想、艺术、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杰出

成就与经典范例。第四，能够体现遗址、自然、

人三者的和谐共生。第五，能够引发公众的精

神共鸣，使遗址与公众之间建立起深层次的情

感链接。第六，能够见证中国古代的历史走向

与重大事件发生的关键节点。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

价值的阐释原则与构成

阐释的本质是构建知识重塑的双向通道：

既要遵循考古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又要运用传

播学的认知适配原理，通过学科交叉创新、叙事

文本重构等策略，对提炼出的本源意象进行转

译解读。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学术通俗化，而

是以真实性为锚点，以趣味性为杠杆，共同推动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从“专业话语”

到“共享知识”的范式转型。

（一）阐释原则：尊重与平衡

1.尊重文保机构和专业学者的权威性，提

升阐释的公信力

如前所述，遗址公园的核心遗产价值建立

在人的主观认知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年代要素

直接源于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长期积累得出

的结论。这些一手资料不仅构成了阐释的重要

依据，而且为揭示遗址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

艺术表达与思想观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专业视

角。同时，专业机构和学者的观点在公众认知

中还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种权威性

能够有效提升阐释的公信力，增强公众对阐释

内容的认可度。因此，在阐释过程中，尊重文保

机构和专业学者的权威性不仅是对他们专业贡

献的肯定，也是进一步巩固自身科学性和说服

力的关键。

2.平衡学术严谨性与科普趣味性之间的关

系，推动知识的跨界传递

在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要

深入理解学术严谨性与科普趣味性之间的辩证

关系。学术严谨性是阐释得以成立的根基，要

求信息传递必须基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

学科视野，确保史实准确、逻辑严密；科普趣味

性则是加速传播的催化剂，通过公众可理解的

语言、可感知的形式，将抽象且单调的本源意象

重塑为具象且有趣的知识。两者相辅相成，构

成了“学术为体，科普为用”的螺旋结构。

（二）阐释构成：“时-空-人”的三维叙事网络

从内在构成来看，阐释是对提炼得出的本

源意象在时间、空间、人三个维度的发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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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阐释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叙事网络，既能

观照到以时间为纵轴的遗址演变和历史事件，

也能投射出以空间为横轴的规划布局和功能结

构，还能反映出以人为竖轴的社会政治体制（治

理观）、行为处事准则（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宇

宙观）。

时间维度重在阐明遗址的历史演变过程，

不仅要梳理遗址兴衰的时间线，更要揭示出自

身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还要对其承

载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拓展

解读。空间维度则既要兼顾传统的微观描述，

讲清楚遗址的规模、布局与功能，又要结合历史

地理学与环境考古学等宏观视野，观察不同区

域间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与民族融合。人的

维度则涵盖遗址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既能

反映出遗址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又

能折射出古代治理观、价值观和宇宙观等对后

世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通过时、空、人三个维

度的阐释，可以对本源意象进行多方面的延展

与深入浅出的转译，从而为遗址公园核心遗产

价值的转化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

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

价值的转化前提与路径

在最终的转化阶段，需要实现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传递的由虚入实。要实现

这一目的，必须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诉求。

（一）转化前提：观照不同参与主体的差异

化诉求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三大主体中，当地

政府是遗址公园的建设者与管理者，肩负着平

衡巨大投入成本与良好社会效益的重要职责；

本地居民一方面是遗址公园的直接受益者，另

一方面也要面对周边环境不可逆的改变；外地

游客在扮演外来消费者角色的同时，也是文化

传播的主要载体。以上三者的诉求既有重叠也

有差异，直接影响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

产价值的转化方向。

1.当地政府的宏观层面诉求

从当地政府的视角来看，其作为遗址公园

的建设主体，在付出了大量的资金成本与行政

成本后，必然会从辖区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以下

宏观层面的诉求：一是加强当地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通过遗址公园的形式守护自身的城

市文脉；二是促进经济发展，遗址公园的投入体

量巨大，唯有带动区域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

长，方能实现投入产出的正向循环；三是提升城

市形象，通过遗址公园展示城市的历史底蕴和

独特魅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形象；四是有

效改善民生，关注遗址公园对当地居民生活的

影响，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确保二者和谐

共生。可以说，当地政府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诉求，既体现在注重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又聚焦于遗址的经济价值、

城市形象、民生改善等方面，力求进入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2.社区居民的中观层面诉求

在遗址公园周边土生土长的居民是一个扎

根于当地的社区群体，他们对留存于这片土地

的遗址怀有深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希望

遗址能够得到妥善保护，避免因过度开发而破

坏其原貌和生态环境，更期待通过遗址的合理

利用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社区发

展。因此，社区群体期盼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实

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3.外地游客的微观层面诉求

作为能为遗址公园带来主要经济收益的群

体，外地游客对核心遗产价值转化的诉求多表

现出一种围绕个人的具象化需求：一是渴望经

历难忘的文化体验，通过别具匠心的展示方式

认知理解遗址所蕴含的厚重历史，在旅途结束

后可以与亲朋好友分享此次游览的心得体会；

二是期待在遗址公园内感受独特的文化氛围，

通过参与传统节日庆典、观看民俗表演或品尝

地方美食等方式，感受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三

是关注园区的旅游服务设施是否健全，希望当

地能够提供便捷的交通、舒适的住宿、多样的餐

饮选择以及优质的文创消费体验，满足衣食住

行等实际需求；四是追求优美宜人的景色，期待在

遗址公园欣赏到让人印象深刻的壮丽景观。

由此，在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转化的过程

中，既要满足当地政府从区域发展宏观层面对于

遗址保护传承、区域经济发展、打造城市名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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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等诸多诉求，也要观照社区群体期望参

与园区建设运营、增加就业机会、美化生态环境

等需求，还要满足外地游客丰富个人文化体验、

享受优质的衣食住行服务的具体诉求。

（二）转化路径：原生与次生相结合

1.原生路径：构建具有文明重现性的空间

表达体系

所谓原生路径，即依托遗址本体及其周边

环境，将抽象的核心遗产价值转化为具象化的

空间场景。该路径的关键在于根据阐释转译后

的内容，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进行复原性展示，

构建具有文明重现性的空间表达，使公众能够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古代中国厚重的历史与伟大

的成就。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基于 VR（虚拟现

实）和 AR（增强现实）的数字技术是实现这一路

径的关键抓手。依托这些前沿技术，可以极大

地拓展遗址的场景表达自由度，为公众提供一

种沉浸式、互动式的历史空间。

一方面，VR 技术可以实现数字化的历史场

景重现与互动。VR 技术可以弥补大遗址观赏

性较差的先天不足，能够在虚拟空间内重现早

已消逝的历史场景。无论是史前时期渔猎耕作

的生产生活场景，还是历史时期的精美建筑、都

城规划以及重大历史事件，VR 技术都可以在不

破坏遗址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虚拟重现。VR
技术还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可以在虚拟场景的

动态营建过程中引导公众参与互动，大大提升

了观众对遗址的沉浸感与体验感。另一方面，

AR 技术可以在真实世界上叠加虚拟信息，推动

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受众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或 AR 眼镜等设备对准遗址本体，终端

上便会叠加出建筑三维模型、考古动态演示、人

物典故介绍内容，从而为平面化的遗址赋予立

体化的信息层次。同时，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

作为历史场景再现的重要空间构成，AR 技术还

能在遗址周边环境上叠加出古代地理气候与风

光景色的复原效果，营造出契合古代文明的意

境氛围。

2.次生路径：打造具有人址连接性的文化

体验

次生路径以核心遗产价值的阐释内容为内

核，脱离遗址本体的物理限制，通过服务场景创

新、体验形式升级、文化载体延伸，构建出可感

知、可参与、可产生共鸣的人址连接通道。其核

心目标是让公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融入，在

满足多元主体诉求的基础上，实现核心遗产价

值的生活化渗透与长效传播。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实践：

一是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活动，激发公众

的参与热情。例如，借助重要节日举办带有遗

址文化特征的庆典活动；模拟考古现场，让公众

有机会体验考古发掘的非凡魅力。二是结合遗

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关键元素，开发特色文

创产品，完善各项配套服务。一方面可通过设

计遗址主题旅游线路、制作融入器物造型或纹

饰符号的特色纪念品和日常用品，满足游客的

文化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通过提供衣食住行

的配套服务，如仿照古法饮食的特色餐饮、模拟

古代场景的换装跟拍体验、以穿越为主题的亲

子酒店等，配合园区的景观设计不断强化所营

造的历史氛围感。三是加强遗址公园的社会教

育功能，围绕阐释成果开设科普展览、组织青少

年研学活动、举办学术论坛，让公众深入了解遗

址的多重核心遗产价值，激发他们对古代文明

的兴趣与共鸣。次生路径所带来的文化体验不

仅有助于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还能为周

边区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最终反哺遗址保

护的资金需求。

结 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园之本，是为了更

好地将古代遗址展现在公众面前。因而，遗址

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实现其实也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传递流程：第一步是对核心遗产价值的

提炼，即锁定本源意象。通过梳理遗址所拥有

的多重核心价值要素，按照科学合理的标准锁

定其最重要的部分，寻找到内在的逻辑关系并

进行整合，进而得出一个高度凝练的概念。第

二步是对提炼结果的阐释，即重塑核心遗产价

值。对提炼出的本源意象进行通俗的解释和

适当的发挥，讲清楚其前因后果，将专业的研

究成果重塑为共享的文化知识。第三步是阐

释成果的转化，即呈现核心遗产价值。将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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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内容用多种渠道和方式转变为具有文明

重现性的空间表达与具有人址链接性的文化

体验。其中，提炼是对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

阐释是价值传递的关键步骤，转化是价值表达

的最终形态。三者层层递进，关联紧密，形成

动态反馈的有机整体：遗址贡献了真实的核心

遗产价值，提炼对要素信息进行了筛选凝练，

阐释则赋予了转化的具体内容，转化又从物理

与精神双重层面为公众提供了深度体验。三

者共同构成了层层传递的内在逻辑架构，实现

了从遗址到公众的价值传递，最终使遗址公园

成为一个既能融入城市生活又能与公众精神

世界相连的活态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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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tr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re Heritage Values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Zhang Dongning

Abstract: The heritage value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ore and derivative
heritage value. The core heritage value, composed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nological age, his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rt,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erivative value. It originates from the site itself and is
refined over time, with its establishment based on human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site. In contrast, the derivative
heritage value includes elements such as commemoration, economy,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representing the objectiv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ite and the park on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ve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i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mission of core heritage value from the site to the
public. This transmission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extracting the core heritage value by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standards to identify and integrate these key elements, thereby defining its original imagery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interpretation; second, reconstructing the extracted con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mpliance and balance, providing accessible explanations and appropriate elaborations acros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ime-space-human,”and translating professional research into shared cultural knowledge; finally, taking full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 government, residents, and visitors, and reshaping the interpreted outcomes into spatial
expressions focusing o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with human-site connectivity through primary and secondary
paths.

Keywords: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heritage value system; value transmission process; original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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